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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上，周谅量的家

著名演员周谅量，是我的
前辈。我们都曾在上海人艺演
员二团工作，我习惯称她谅量
老师。那时她居住在武康路湖
南路口一幢老洋房的三层。我
进入人艺的最初几年，住在安
福路的单位宿舍。安福路和武
康路挨得很近。那时候，我经
常从安福路人艺的大门出来，
一般都是往左拐，骑上自行车
途经常熟路，沿着长乐路一直
往前走，就到了经常去演出的
兰心大戏院（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改名为上海艺术剧场），那里
曾经上演过我们上海人艺的许
多剧目；或者，我从安福路人艺
大门出来往右拐，步行没多远
就到了武康路，再穿过整条武
康路，到天平路上的文艺医院
去治疗嗓子发炎等症状，做嗓
子理疗。武康路是伴随我近半
个世纪的一条马路，年轻时总
觉得它过于幽静，甚至有着一
丝丝的神秘感。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武康路上
行人寥寥，马路两旁的别墅建
筑，大都是围墙外加竹篱笆，
别有情趣。在没有演出的日
子里，尤其是在夏季，我也喜
欢去幽静的武康路散步，这
样，经常走着走着就到了周谅
量老师的家。

谅量老师的
先生是上海儿艺
的演员宋家祺老
师。他们有两个
女儿，大女儿与我
同龄，但不知为何
与我接触更多的
是小女儿欢欢。
有段时间，我们三
天两头在一起瞎
玩。欢欢读书很
用功，高考时志在
复旦外文系英美
文学专业。谅量
老师有一天和我
讲起她小女的志
向，皱着眉头说苦
于 没 有 复 习 资
料。正好我有个

一起玩的朋友提到过，他有去
年高考的复习材料，于是我就
从他那儿要来了。那个年代，
单位附近的武康路、华山路、镇
宁路一带，下水道系统年久失
修，疏通不畅，到了梅雨季节就
发大水，严重的时候会水没膝
盖处。那天我蹚着水走到武康
路谅量老师家，给了她这沓复
习资料。谅量老师高兴地直
呼：“丫头，太好了！太好了！”
那场景还历历在目。
她的台词为什么这么好

谅量老师真是人漂亮戏又
好。说她漂亮，是天然去雕饰
的漂亮；说她戏好，是货真价实
没有水分的好。尤其是戏剧语
言，台词的形态到了她手里，谅
量老师都有能力把它从戏剧人
物身上自然化解到演员自己身
上，用生活的语言形态传递出
来，投射给观众，毫无矫揉造作
之感。谅量老师曾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在长江剧场主演过一
台话剧《泪血樱花》。内容是关
于中日友好的。她扮演了一位
日本女性，年轻时钦慕一位中
国男子，后因个人无法掌控的
原因中断了联系。中日关系正
常化以后，她又来到中国，有情
人终得重逢。那时候，谅量老
师才人到中年，在舞台上风姿
绰约，满场惊艳。她的台词节

奏感与感染力深深吸引了我，
引起我的专业思考。作为一
名青年演员，我时不时会从心
底发出感慨：谅量老师的台词
为什么能够这么好？这个
“好”的意思，不单单指她说台
词时的声音好听，也不只是指
她的发音字正腔圆，而是，她
能让台下的观众感受到，每句
台词都传递得那么准确，台词
所涵盖的语意内涵，经过她的
演绎后，能如此触碰人心，温
润有力。记得那几年，我经常
去武康路周谅量老师的家，讨
教专业上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无
声处》这部话剧风靡全国，各省
市的专业院团纷纷上演。我们
上海人艺二团也紧随其后。我
有幸和谅量老师同在一个剧
组，我扮演女主何芸，她扮演我
在剧中的男友欧阳平（由俞洛
生扮演）的母亲梅林，梅林同时
也是何芸父母的老战友，在剧
中扮演何芸父母的是章非和程
素琴两位老师。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观
察、学习艺术前辈们塑造角色的
路径，尤其是一些关系复杂、暗
流涌动的人物间的情感呈现，在
排练场，他们你来我往，唇枪舌
剑，从一句句台词中讨论分析和
抠戏的场景，真是看得我犹如置
身专家的教学课堂一般。欣赏
这些前辈艺术家的好，如同春风
化雨般地受到启发，学到他们的
创作方法，慢慢发现了如何保持
创作激情的关键因素。前辈艺
术家们是有共性的，但更有各自
不同的个性特征，谁也复制不了
谁。章非老师和谅量老师就是
这样。我在和上海人艺的前辈
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间，自己也就在艺术上慢慢成熟
起来了。

体验派的表演风格

谅量老师的表演风格是基
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
体系，也是重视内心体验的那
一派。她的强项是台词功底扎
实，表达细微准确。当然，表演
专业的整个艺术呈现链上，每

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如前期
对剧本主题的认知、演员对角
色在剧中作用的解读、再到角
色如何呈现等等，缺一不可。
我理解周谅量体验派的表演风
格，是她最下工夫的台词体
现。这个“下工夫”的着力点，
她是用在如何“化解”这个环节
上的。我们常常会在排练场以
及拍摄工作中，听到导演对某
些演员说：你要把台词变成你
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某
些演员在角色理解的整体链接
中出了问题，如果演员对角色
理解不准确，在最后呈现时就
无法把台词“化解”成自己的话
来说。谅量老师表演风格上的
强项，是对角色的内在情感有
深刻体验之后，还有能力把戏
剧性的台词，“化解”成为生活
语言自然流露。她的表演中，
从来都没有那种刻意的舞台
腔。可以说，在我的事业成长
过程中，谅量老师独特的台词
风格对我有过重要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
主演过一出话剧《祖国狂想
曲》。剧本是由上海人艺的资
深编剧王炼老师创作的，王炼
老师也是舞台剧和电影《枯木
逢春》的编剧。在这部话剧中，
我扮演的角色是国际知名女记
者史沫特莱。剧中有一个情
节，史沫特莱在采访工作中，与
一位中国男子发生过一段恋
情。最后一场戏里，年老的史
沫特莱在梦境里见到曾经的恋
人，可是那段台词我怎么也说
不好。也许是我太年轻，用台
词表达这么大年龄差距的角色
的内心感情，实在缺乏经验。
第二天就要联排了，怎么办
呢？我想到了谅量老师。白天
排练结束，吃过晚饭，我就让
同学静陪我去武康路周谅量
的家讨教，静说她也想去听听
老师怎么辅导的，于是我们一
起来到那幢老洋房的三层。
坐在谅量老师家的饭桌边上，
我翻开剧本，谅量老师很仔细
很仔细地听我把那段台词念
完。然后，她想了一下，对我

说：“你听我说一遍吧。”于是，
我屏息凝听……那个老年女性
的语调，对年轻时代恋人的思
念，声音或沉重或惊喜，战争
年代的无情无奈……由 谅
量老师的嘴里缓缓而出。离
开她家前，谅量老师让我又
念了一遍，并嘱咐我回去再
好好琢磨。第二天这个戏联
排，静特意坐在排练厅里观
看。结束后她对我说，这场
戏把她感动哭了。又说：“昨
天晚上在谅量老师家，你还
没有说得这么好呢。”是的，
我经常能从前辈身上获得灵
气，我感激不尽！
鲐背之年，依然情感细腻

谅量老师已经90岁出头，
进入鲐背之年了。我也好久没
有见到谅量老师。前年听说她
抱恙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我
特意去看望她。今天为写这篇
文章，我翻看了当时的日记，竟
有如下的记录：“某月某日上
午，去徐中心（医院）看望周谅
量老师。开始她没认出我，只
认出了陪我同去的席医生。席
说你认识奚美娟吗？她好像慢
慢想起来了，喃喃地说：‘她是
我们单位的。’我指指自己，告
诉她：‘就是我呀。’过一会儿确
认了后，她高兴地说：‘是丫头
来了？你这个丫头的昵称，还
是阿朱叫出来的，后来就都这
么叫你了……我是一直很喜欢
你的……哎呀丫头还是这么朴
素，你要打扮一下……你现在
是不是担任了文联的职务？
我在报上看到后问，这是不
是我们的奚美娟？人家讲就
是的，还有哪个叫奚美娟
呀！你家以前住在上钢三厂
附近，你和石静带着欢欢去
玩，欢欢说菜好吃。你还记得
吗？……丫头你现在真好，戏
也演得好……’我拉着谅量老师
的手说：‘是你们培养得好。’我
用手摸摸她的额头，谅量老师
说：‘你的手真软……’我感动不
已，一位从事了一辈子表演艺
术的老演员，到了90岁高龄躺
在病床上，居然还有这么细腻
的感知。我不断地和她回忆老
人艺二团的事，她一点一点全想
起来了，唤醒了许许多多往事。
一上午，我们的聊天几乎没停，
她的样子好开心！”

奚美娟（摘自《新民晚报》）

我的前辈周谅量

近日，惠安县崇武镇西华
村的詹国平喜获殊荣，被正式
评定为惠安女服饰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詹国平在惠安
女服饰设计及相关文化艺术领
域深耕多年，推动惠安女服饰
的保护与传承。2009年，参加
在北京举办的“缤纷中国——
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暨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成果
展”，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特
授个人贡献奖；2019年泉州市
人民政府授予“泉州工艺美术
大师”荣誉称号。

记者来到詹国平惠女服饰
工作室，只见他跟平常一样在
裁剪惠女服饰。詹国平告诉记
者，他是崇武镇西华村人，1952
年出生，17岁便开始了自己的
裁缝生涯。詹国平说，当年他
拜师于崇武山霞的裁缝师，用
一年的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自

学、收藏，逐渐在裁缝领域崭露
头角。

詹国平对惠女传统服饰有
着深厚的感情。在学习的过程
中，他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拿
出自己收藏的衣服慢慢研究，
从生活中积累经验。“1975年，
一条裤子的工钱只有四块五毛

钱，头巾五分钱一条，当时凭借
着自己对服饰专注的追求和热
情的服务，开业不久就赢得了
顾客的信赖。”詹国平说。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坚守

在裁缝这个岗位上，从喜欢到
研究到收藏，清代、清末等各类
型的惠女服饰已积攒了两三百
件。”詹国平说，传统惠女服饰
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收藏的那些旧服
饰，绣花装饰在袖口、领子上，
特别精美。
“一件银腰链作为出嫁的

标志，以前已婚是戴银腰链
的。”说起惠女服饰，詹国平滔
滔不绝，“每个惠女都有很多头
巾，什么衣服配什么头巾、裤

子，都有讲究。惠女服饰不仅
是老传统，更是一种美的体现
和品德的象征。”

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地方
展示，这些珍贵的服饰只能被
压在箱底。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有一个展厅，将传统服饰展
示出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惠
女传统服饰的美。

谈到传承，詹国平说，他

的儿媳妇已经
传承了他的手
艺，有时候忙
不过来，老婆
也会帮忙，“只
要自己手还能
动，就会一直
做下去。如果
有人愿意学，
我也会毫无保
留地教授。”

让他感到
欣慰的是，如
今定制惠女服饰的越来越多，
包括学校表演、艺术团体、民
俗活动、歌剧院外出表演等都
来找他定制服饰。他还经常
组织惠女走秀、排节目等活
动，带着他的惠女队员在泉州
市里、惠安县里表演，让更多
的人了解惠女服饰的魅力。
同时，他还将惠女服饰和舞蹈
带进了校园，给学生们提供惠

安女服饰和舞蹈指导，为非遗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田米（摘自《海峡都市报》）

詹国平的守艺人生


